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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奏响在人民大众心中的乐章
斯文乐   赵玲

4 月 28 日，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十届、第十一届梁思成建筑奖

颁奖盛典隆重举办。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院长张利教授是该殊荣的

四位得主之一。尽管众望所归，

但低调谦和的张利，以五个感谢

来致敬国家和时代为建筑师们提

供的无限可能，表示将继续与中

国建筑同仁们一起继续从事这项

幸福而崇高的事业。

梁思成建筑奖由原国家建设

部和中国建筑学会 2000 年创立，

以表彰、奖励在建筑界做出重大

成绩和卓越贡献的杰出建筑师、

建筑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是中

国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最高荣誉。

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最多评选

两名获奖者。2016 年起，这项大

奖得主的遴选由中国扩展至世界，

成为全球建筑界大奖。自于 2000

年来，共有 25 位中外建筑大师荣

膺梁思成建筑奖（首届评选出新

中国 50 年来建筑设计发展和建筑

设计创作作出杰出贡献的 9 名建

筑大师）。

1946 年夏，清华大学校长梅

贻琦接受建筑家梁思成先生的建

议，在清华建立建筑系，聘请梁

思成为系主任，吴良镛为助教。

创系之初，梁思成先生即明确提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长聘教授。

2014至 2015 年任北京冬奥申委

工程规划部副部长、场馆与可

持续发展技术负责人、陈述人，

2016 至 2022 年任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总规划师。

张 利

出“体形环境”的思想，据此把

课程分为五个类别，即：文化及

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术、

设计课程、综合研究，其宽阔的

国际视野为清华建筑学科的高起

点奠定了基础。

70 多年来，清华建筑形成的

优秀文化代代传承，这从梁思成

奖多位得主中即可窥得一斑。首

届 9 名梁思成奖得主中，就有吴

良镛、关肇邺、张锦秋三位来自

清华建筑的院士，他们都是梁思

成先生的亲炙弟子。颇为有趣的

是，张利的授业导师关肇邺院士

和他的上任院长庄惟敏院士均是

梁思成奖的得主，这也是中国建

筑史上的一段佳话。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使

命。2020 年，已在清华园学习、

工作和生活了 32 年的张利接力庄

惟敏院士，成为清华建筑学院掌

门人。他在前贤大师的肩膀上，

在建筑世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走得更广。现代建筑的价值重点

在于人而非物，它是连接人与人、

人和自然的桥梁，着重人对空间

的体验和空间对人的关怀。张利

深谙此道，以人为核心的城市人

因工程学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建筑

设计和建筑教育的思想指南。

诚如张利所说，“好的建筑，

要从以第三人称视角做设计，变

为以第一人称视角做设计。” “集

体纪念碑”式的建筑不再是他的

追求，在张利的眼里，能够做出

人民大众宜用且喜爱的空间设计，

才是真正的好建筑。德国哲人谢

林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的确，

正是将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博

大情怀，使得张利的每件作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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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成为一个时代的地标，而且更

像一曲曲奏响在人民大众心中永

恒的凝固的音乐。北京冬奥会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和首

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就是

新时代“凝固的音乐”中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之一。

俄国画家、美术理论家康定

斯基说过：“每一件艺术作品都

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孕育

我们情感的源泉。因此，每个文

明时代都能创造出其独有的艺术，

且不可复制”。

今天的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时

代好的建筑？未来，人类生活需

要 哪 些 类 型 的 建 筑？ 如 何 去 实

现？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应约来

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盟

工作室，请张利教授答疑解惑。

从张利教授所倡导的“城市人因

工程学”，来了解他在 35 年的建

筑生涯中是如何传承清华建筑的

人文主义、利他主义传统，通过

多个建筑作品来表达尊重人、理

解人、抵达人，诠释中国文化与

科技智慧。从通识教育和面向未

来的角度，来了解建筑学院如何

荟萃大先生，鼓励学生的探究与

批判精神，发展个性，以及如何

成为未来建筑发展的“智库”，

汇聚建筑大师、高端建筑人才的

自由、开放平台。从中西文化的

碰撞与交流中，了解建筑学院如

何发展教育、科研、创作实践体系，

通过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学院

在世界建筑舞台的影响力。

“雪如意”上的可持续理念

记者  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开始负

责 2022 年冬奥会项目的？您设计

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不仅是地标性建筑，同时也

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您在设计“雪如意”的时候曾遇

到了哪些挑战？

张利  我参与到冬奥会项目中，是

得到了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副主任施卫良老师的推荐。

他是清华 1983 级学长，我经他推

荐参与到北京冬奥申委，承担了

工程规划部副部长、场馆与可持

续发展技术负责人、陈述人的工

作。2015 年 7 月申办成功后，我

回到清华，从建筑专业的角度，

参与到了后续的场馆设计中，负

责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规划和

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设计等。

从项目设计的角度讲，挑战

一直都在。冬季运动项目的一个

特点在于多为山区和城市联办，

这样就把集中在大城市的资源部

分辐射到乡村和山区等地，既有

利于资源的均衡合理流动，也有

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

我们做规划和设计的时候着重考

虑的。

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表现

形式上，S 曲线的赛道是视觉上

非常明显的符号。当时团队找了

一百多个熟悉的识别性符号，最

后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如意的几

何特征和赛道结构暗合，但其最

大的设计挑战在于其柄首的布局。

人们观察运动场馆，一般会从投

射角度，进而拟人化想象，所以

2014 年张利教授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作北京 2022 冬奥会申办城市场馆规划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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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都重视顶部空间的构型。而且新颖有趣

的顶部空间，也必将有利于赛事之后人们多

功能的持续使用，从而延展运动场馆的生命

周期。

当时的问题在于，之前所有跳台滑雪

赛道的顶部仅仅是一个很小的运动员出发

区。而此次设想作为如意柄首的顶部空间

能否如愿实现？我打电话问当时国际雪联

负责这项运动的竞赛主任瓦尔特·霍费尔

（Walter Hofer），我可否在赛道上面挑

起一个空间？他说：你挑多大？我说，直

径 80 米左右。他静默了好一会才说：“我

觉得可能可以，只要不影响运动员出发就

行，也许这个先例会对今后的赛道设计有

启发。”

北京冬奥会滑雪场馆的可持续理念，呈

现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设计中：

位于柄首的是约 4000 平米的顶峰俱乐部、

中间的柄身部分是赛道，赛道侧面的两边用

于防风，赛道底部则是一座体育场，与“冰

玉环”无缝衔接。赛后，“雪如意”既可用

于继续举办世界高水平跳台滑雪比赛，国家

队及河北等省队的日常训练，在没有赛事

时，滑雪爱好者也可在此一展身手。同时，

“雪如意”的“柄首”——顶峰俱乐部则用

于举办会议会展、接待旅游观光，S 形的落

地坡道段适合开展各种滑雪体验和游乐项

目等。

我们一直在跟踪着这些大型赛事场馆、

赛道的后续利用情况，看后期能否起到长时

间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建筑教育要对得起、配得上学生

记者  您具有建筑设计师和清华建筑教育者

张利在设计首钢滑雪大跳台时的工作照

张利与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2017 年张利接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冬奥崇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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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身份，您如何平衡二者之

间的关系？我曾编辑过茅以升先

生作品集，感触最深的是当他带

队建造钱塘江大桥的同时，也培

养出了一大批顶尖的桥梁工程师，

为新中国大型桥梁建设做出卓越

贡献。您如何看待这种建筑师之

间的传承？

张利  建筑设计是实践的产物，不

是百分之百可以科学实证或计算

出来的。因为可能性太多，优秀

答案也太多了，这使得唯一（最

终）正确的设计很难论证。建筑

设计总是带有不同人的文化基因、

个性体验、生活经验和主观判断，

最后形成了存在于大地上的作品。

因此，建筑学科“师傅带徒弟”

的师承特征，较其他学科更为明

显。

清华建筑系是梁思成先生在

1946 年创办的，我的导师关肇邺

先生是梁先生早期的学生。1950

年代初，林徽因先生生病卧床，

梁思成先生出差时，就请刚毕业

的关肇邺去帮忙照顾，陪林先生

聊天，林先生也因此经常指导关

先生的工作。

建筑师无外乎两种。一种是

标新立异，作个人纪念碑式的作

品，等他人来崇拜；一种是绞尽

脑汁去考虑更多人的需求，让普

罗大众能更加自由地享受到建筑

空间。从这个角度讲，建筑学就

是建筑的职业实践和建筑教学的

结合，要和更多的人在一起，和

偏向未来需求的年轻人在一起，

两者从未分开。清华建筑一直有

着利他主义的文化传统。

可以想象在音乐界、美术界

或戏剧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学生

有些时候是超过老师的，是因学

生的存在而提升了老师的水平。

如果老师失去了和学生的接触，

他也会枯萎。因此，建筑师或者

说建筑学教师，其教学过程不是

单向而是双向的影响。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样能

让现代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更符合

未来学生的需要。作为清华建筑

学院院长，我的前任是庄惟敏院

士，他是李道增院士的学生。李

道增院士有个著名的说法是，你

的建筑教育要对得起、配得上学

生。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永远要

去琢磨，现在提供的是不是已经

落后于学生的实际需求了。

茅以升先生在建造大桥的过

程中，培养了一批桥梁专家。这

一方面反映了茅老是伟大工程教

育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

面可能也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环

境中，知识和信息极不均衡的条

件下，作为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提

供者，传承给了谁，就可能塑造

成就了谁。但现在还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是，知识和信息是开放的。

教育者可以作为知识、信息或者

机会的枢纽，但并不是所谓的教

学主体或者知识提供者，不是对

学生的灌输，更不是对学生的一

种所谓的“栽培”，而是一种在

互动基础上的共同进步。“互动

与共同”就是教师对自身对未来

的无知要有明确的认识，千万不

能把学生培养成跟自己一个样，

那就麻烦了。

记者  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倡导通

才教育思想，在清华和西南联大

的实践中硕果累累。您觉得梅校

长的这一教育理念在当下有何现

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您作为院长，

在培养清华学子的过程中有哪些

体会？

张利  我们现在提倡的建筑教育，

至少是本科建筑教育，在向通识

化的方向发展。在学科里学不如

到实践中学。这跟计算机科学有

相通之处，学程序不如学方法，

在实践中可根据系统环境去具体

应对。建筑学院现在做教育的路

径是把基础不断凝练，让学生们

了解建筑学所涉及到的架构和方

向，再决定向何领域深入前行，

而不是去均匀地扩大范围。学院

梳理了四个不同类型，一类是传

统认知上的建筑师，做设计实践，

成长为设计大师。一类是做学术

研究方向，深挖某一领域问题，

发现新的知识。一类是面向全球

竞争，从公共管理和人文角度去

参与全球遗产计划、环境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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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就是建筑技术科学。以

此给学生更宽泛的可能性。与此

相适应，清华建筑学院的教学体

系和课程设置一直在做增量式、

迭代式的改变。此项工作在庄惟

敏院士做院长时就开始了，现在

已有四五年时间。走的步子不是

很大，走大了可能会对学生造成

重大影响，走小步，把有意义的

部分沉淀，随时调整出现问题的

地方。

从集体纪念碑式的建筑到以

第一人称视角做设计

记者  这一观点很有意思，您觉得

从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呢？当今

AI 的发展又会给建筑教育带来怎

样的契机或挑战？

张利  互相学习。作为教师要了解

学生们开始群体性地对什么东西

不感兴趣，这个很重要。我们所

教授的技能也好，知识也罢，如

果学生们普遍采用一种敬而远之

的态度，或者反问，为什么不采

用另一种解决方式或渠道？这有

时会直接推动教师教学方法论的

更新。

我认为，建筑学科教育要走

出原来的舒适区，原有习惯的知

识体系和工具箱是建立在从无到

有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是的从有

到好。建筑领域的问题域和工具

箱都已改变，最典型的就是大规

模地引入了数据和计算技术，为

建筑师的创造性提供了更多可行

性依据。当你有了不同创意后，

可以去测试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说到“好”的标准过去只有

一种，就在历史上形成了人类共

同的文化记忆，建筑可以参与到

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大到一个

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世界遗产

的记忆，这是被称为集体纪念碑

式的建筑。

在多元价值观、可持续发展

观形成以后，评价标准多了很多。

但我觉得不外乎增加了两种，且

都有特别明确的考察标准。一是

从能源、能量运动系统的角度，

建筑在循环上所耗费的能源以及

产生的碳足迹是节约高效的。二

是从人因的角度，让更多人在建

筑空间里感知和体验的质量得到

极大提升。无论是气流的速度、

闻到的气味、听到的声音、光照

的环境，都在对人在不均匀时空

中的需求给予反馈。总之，好的

建筑，正在要求建筑师从以第三

人称视角做设计，变为以第一人

称视角做设计。从俯视方案的上

帝视角，转为使用者的沉浸角度

去思考，建筑是通过物来见人的

过程，建筑是见人的媒介。

AI 的起步是在 50 年前从识

别图像开始，所以它最擅长的是

处理二维图像，现在它生成了很

多类似建筑设计的空间图像、图

纸或照片，但并不理解其中的空

间关系。它目前停留在二维图像

的降维处理上，因为其样本的数

量和标记的获得是最容易的。我

做了设计科学的“城市人因工程

学”领域研究，跟工业工程的人

因工程学 Ergonomics 一样，把人

在空间中，从审美行为到空间感

知的体验量化记录下来。如果进

张利带领简盟工作室设计师和学生踏勘崇礼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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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和 AI 结合，就可以为其提供

数据的支持。未来数据样本量足

够大、数学模型足够复杂的情况

下，也可能会产生新的变化。

清华是生活质量最好的环境

之一

记者  您求学和工作的主要经历都

在清华园，清华给您的事业和生

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在清华

师长交往的过程中有哪些趣事？

张利  人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是

由周边人决定的，特别是相近几

层的人际网络。从这个角度讲，

清华是生活质量最好的环境之一。

因为你身边永远不会缺乏好奇、

好争辩的人，生活不会无趣乏味，

某种程度上也会免于堕落，所以

我觉得清华是被眷顾了的地方。

以全球视野来看，大学文化都是

以大学人为主体积淀和创造的，

因此从学院、学校到整个中国教

育界，都应该给那些聪明的不安

分的头脑以更多的机会。

我和关先生之间的趣事很多。

像我第一次和关先生出差特别兴

奋，因为我非常崇拜关先生。到

了昆明，关先生说咱们去遛弯，

转到吃小吃的地方。他突然停下

来，说要不咱们吃油炸豆腐。等

人家炸完了，关先生要掏钱，我

一看，这不能让先生请徒弟吃呀，

赶快也掏钱，结果钱包没拿住，

掉到油锅里了。后来关先生经常

笑称：“我们一起在昆明吃过油

炸人民币。”

我还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

焊接馆是建筑系的专业教室，里

面都是图版，学生们在此手工画

图。每到要交图纸时就得熬夜，

黑黑的楼体、高高的楼梯，我们

都得拿着手电去，还得想办法说

服看门大爷让我们能把图画完。

为了和大爷处好关系，我们就想

方设法和他套近乎，递烟点烟，

让大爷关键时刻睁一眼闭一眼，

晚上不着急赶走我们。人们常说，

我们的建筑职业实践，是通过建

筑来和不同的人接触，也许就是

从那时候开始了真正与人打交道

的人生功课。

记者  您主持设计了北京冬奥的标

志性建筑——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意”和首钢滑雪大跳台“雪

飞天”，以及玉树嘉那嘛呢游客

到访中心、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屋

顶花园新九洲清晏及地区馆、金

昌市文化中心等多个项目，哪一

段设计经历令您最难忘？

张利  我的第一个实践项目是跟着

关肇邺先生设计清华生命科学馆。

关先生主持设计，我负责画图等。

在设计的过程中，关先生指出很

多地方不能这么弄，而应该如何

设计。当时我心里还不太服气。

但是等到科学馆盖起来之后，我

发现他是对的，实际建筑和头脑

中想的是不一样的。

建筑师成长的一个重要路径

就是去逐渐缩小头脑中的设计和

实际建筑的差距。这个缩小差距

的过程要看人的禀赋。有一些同

龄的建筑师，大概五六年间盖几

个房子他们就能琢磨清楚了。我

觉得自己悟得较慢，差不多花了

20 年时间，才把它琢磨到自己能

够控制的程度。不过现在有了 VR

等技术，非常有助于建筑师去把

握这种尺度关系。人和建筑的关

系是三维沉浸式的，与看图纸、

看模型的很大不同就在于空间尺

度关系的感知。最难的是对建筑

纵深轴的感觉，对它的感知失真

将会带来一系列设计上的失误。

有的建筑设计师对于建筑纵深轴

感受天生敏锐，有的则需要相当

长时间的磨炼才有感觉。

关先生当时教我们设计的时

候就说：“你先别想着房子画成

立面什么样，你进去走一圈。”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传承。比

如说，人生轨迹是一条弹道曲线，

大先生给你微调一下，后面的路

径就会大不一样。关先生给予我

非常关键的点拨，至于能理解到

什么程度或者说何时能充分理

解，就因学生的天赋和悟性而异

了。

让凝固的音乐永恒在人心中

记者  我在简盟工作室里看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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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奖 状、 奖 章 和 奖 杯， 您 获 得

过 清 华 大 学 学 术 新 人 奖、 英 国

AR+D 国际新锐建筑师奖、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第十一届梁

思成建筑奖获得者等多个国内外

重量级奖项，请问您最看重的是

哪个奖项？

张利  不同的奖项会涉及到不同的

维度和考量，建筑师的所有作品

都要持续地去接受时代的考验。

像中国建筑学会颁发的中国建筑

创作大奖（1949-2009），是缘于

甘肃金昌市文化中心的项目。金

昌市是中国的“镍之乡”，世界

第三大镍矿产区。当地气候干燥、

寒冷、日照充足，山地特征则是

天际线略微倾斜，有着明显的竖

向纹理。通过仔细观察和了解当

地的气候和山脉走向，沿西南方

向主街设计出一条长长的通道。

建筑由西面实体墙和南面玻璃幕

墙交替设置，使立面不但看起来

很像当地的山脉，还能充分利用

阳光来提高室内的温度，也有了

非常丰富的光影变化，这也是我

个人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

记者  从世界建筑的角度，对你感

触最深的建筑是在中国还是其他

地方？团队正在设计的在京项目

有哪些？

张利  都有。比如北京的戒台寺，

它可能不像故宫那么雄伟，但每

次去总会有让你有新的不同的发

现。 西 方 建 筑 中， 必 须 提 到 美

国 建 筑 设 计 师 路 易· 康（Louis 

Kahn）设计的萨克尔生物研究

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它 是 坐 落 在 加 州 南

部拉霍亚北郊悬崖边缘面对大海

的独立非营利科学研究机构，是

具有明显轴线的建筑群，有着非

常迷人的空间组合和序列。这种

人对于空间感知的密码，也许未

必能被完全破解或通过言语来表

述，但其中含有人类共通的认知。

它会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生命

的跨度，作为文明的共同体而存

在。

目前我们在京设计项目包括

海淀公园的三山五园艺术中心，

基本展览部分在地下，地上部分

是一些小的突出、类似遗址的呈

现。还有清华校内的国际学生活

动中心，也是基本在地下。我们

的做法是把棒垒球场扇形后面的

直角“掀起”，让人们从这进去，

里面是开阔的空间，这个项目预

计需要 5 年左右的建设时间。

记者  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虽

然已残缺不全，但令我印象深刻，

因为可以看到 3000 多年前的石刻

建筑艺术造诣非常之高。这和我

国古典建筑有何不同？

张利  中国传统建筑是用木为主，

和石材建筑完全不同，它是有机

材料。而且我们对建筑的概念是

过三五十年可以落架大修的，这

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我们不愿

意从自然中完全独立出来。西方

从宗教本源看来，人和自然是分

开的，主体和客体是分开的，人

和神接在一起，但你是被神降临

的，对地面是一种占据，是试图

同化扩展的过程。它强调人工和

自然的差别，是刚强有力的存在。

在我国建筑传统中则是一种和谐、

柔和的存在，更强调人在环境里

的感觉，对彼此关系的理解。

记者  梁思成先生有本讲建筑的科

普书《凝固的音乐》，为什么说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张利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德

国哲学家谢林说的。建筑和音乐

都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表现形式。

建筑不是仅仅通过看来感知的，

而是建筑不动，你在动，你对它

感知、感受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

节奏，最后在时间轴上形成了乐

章。音乐是你在聆听音符的变化，

其实这是一样的，都跟时间有很

大的关系。戏剧虽然也是关于时

间的，但是它从大的角度上来讲，

不是自发性的时间，而是被设计

好了的自觉性的时间。音乐则是

完全抽象的形式，沿着时间在发

展，特别是古典音乐，强迫你去

理性思考，认识它的结构。




